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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
你的绽放

◎黄志兵

砰砰——
枪声撕碎了寒冷漆黑的夜幕。

接着，狗的吠叫和牲畜的喧闹狂潮
般涌来，淹没了黎明前的寂静。

嗒嗒，嗒嗒——
马蹄狠狠敲着坚硬的雪地，从

远处滚来，停在了帕迦的面前，狂
躁的马前腾空抓了几下，狠狠砸在
地上，把雪粉溅了帕迦一脸。马背
上的汉子扔下几头死狼，把手中的
血朝靴子上揩擦。

“哈，泽仁降措，你收获不小呀！”
马背上的小伙子却显得很沮

伤，跳下马背蹲在地上抓着蓬乱的
头发，“妈的，昨晚这些狡猾的东西
溜进羊群，咬死了好几只！”

“哈，没逃出你的铅丸，对吧。”
“跑了，全跑了。我们几个拿枪

赶来，远处传来一声尖厉的怪叫，
难听得风也停住了。那些贼东西就
跑得无影无踪了。”

帕迦手里的皮鞭狠狠抽了一
下靴子，脸色苍白，沉默了好久，才
从紧咬的牙缝里吐出一句：“我们
叫厉害的对手缠上了，狼群里有成
了精的王！”

部落就让这群狼紧紧跟随着，
又走了一天一夜，已经很疲乏了。
那团缓缓移动的黑云也快要凝固
了，遍地扔着被饿狼啃光的牛羊骨
头。那云团偶尔也使劲抖动身子，
试图抖掉缠在身上的累赘。但那不
是小小的蚊虫，是紧咬脖子吮吸鲜
血的魔鬼。狼也越见胆大，常常在
牧羊狗的追咬声中叼走母牛胯下
保护着的小牛犊。

没有谁看见过那头凶狠狡猾
的狼王。

头人帕迦想找点酒喝。渴了几
天了，舌头都快成骨头了。他狠狠
打马想赶上前面骑在牛背上的老
婆。马却闪了下蹄，把他颠下了马
背，他气恼地坐在雪地上指着马想
骂什么。

“哈哈，”有人在笑。帕迦抬头，
竟是女儿索琼，她同那个细眼睛小
伙子洛尔丹骑在一个马背上。帕迦
哼着鼻孔，脸胀红了，爬起来抓紧
马缰绳。

“父亲，好呀。”女儿说。

“好个屁！下来，糟蹋牲口的东
西！”帕迦手里的马鞭指指女儿，又
指指雪地。

洛尔丹跳下马，朝马背上的姑
娘动情地笑笑，歪咧着嘴，嘘了声
口哨。

“父亲，”他恭敬地说。
“狗屁，谁是你的父亲。”帕迦

双眼充血，跳上马背，狠狠抽了一
鞭。马蹄弹起时，雪粉与泥土溅了
洛尔丹一身一脸。

姑娘脸胀得通红，小伙子噜着
嘴唇，憋足气狠狠一吹，说了声：

“狗屁！”姑娘又逗得哈哈笑起来。
帕迦也窃笑了一声，悄声说：

“是个好小子。”
他颠在马背，摇晃着身子。老

婆已走远了，他嘴里像烧着火。他
眯着眼睛看天，雪风又呜呜吹响
了，漫天雪网张了开来。

洛桑老爹歪坐在马背，眯着困
倦的眼睛，嘴唇抖动像在哼什么
歌，手指在琴弦上轻轻拔动。是在
给这快枯死的马蹄伴奏吧！帕迦想
起了什么事，赶了上去。

“洛桑老爹，”他喊。洛桑老爹
猛抬头，脸上还带着梦里的气味。

“头人是在喊我？”他说。
“老爹，啥地方能挖到泥土和

石块？”
“你去那些杉树根下找吧，这

时候只有树根会吃泥巴。”
洛桑老爹疑惑地望着这个常

让人捉摸不透的头人，问：“你找这
些东西来干什么？”“老爹呀，我想
给你找一块能土葬的坟墓。”

“哈哈，我这把老骨头早让菩
萨买走了，二十个现大洋！”

琴弦又波波响起来，洛桑老爹
满眼闪动着快乐的泪珠，卷起舌头
弹出一串歌来：

菩萨没给我肉做的身子，
我却想要肉做的灵魂……
在赶马往前去的时候，遇上那

头狼王的。那东西蹲在一块石头模
样的雪坡上，卷起尾巴扫苍老皮毛
上的雪粉，脸歪咧着斜眼看着帕
迦，帕迦能感觉到它眼缝里射来的
轻蒽的光。帕迦跳下马，拿起火药
枪，叉在雪地对准它。那傲慢的东西
一动不动，傲气十足的仰着脖子。帕
迦有些恼了，心里说尝尝铅丸的味
道吧。他点燃火绳，扣动扳机，枪却
是哑的。雪粉把枪管浸湿，又冻死
了。他脸膛发烫，眼珠都快蹦出来
了，用捅条狠狠在枪管内捅着。

狼缓缓移动了下身子，伸长脖
子甩了几下头。帕迦看清了，那是
头瘸狼，前腿像两根拐杖去撑起身
子，后腿处只剩两块黑皮。它丝毫
没在乎后面的人会给自己带来的
危险，朝雪坡下挪去。坡下蹲着头
雄气十足的公狼，狠狠地看了他一
眼，眼内吐着凶光。瘸狼趴上公狼
脊背，公狼跳起来，驮起瘸狼缓缓
朝前跑去，不时回头看一些瘸狼，
眼光温驯得像只猫。

帕迦才知道遇上狼王了。他重
装火药和弹丸追上去时，那东西早
像一团雪雾，让风刮得无影无踪了。

他奇怪地弹着舌头，对着漫天
扑来的雪花哈哈狂笑。

“瘸狼，一头瘸狼！”
不久，部落里好多人都看见了

那头瘸腿狼王，都在啧啧称奇。
“洛尔丹，洛尔丹！”
帕迦一早就大喊，挥手把窜进

帐篷里的一只狗赶了出去。
“头人，”小伙子拴好靴带，咧

着满嘴的金牙笑。
“抓几只羊过来。要老的公的。”
洛尔丹赶来了几只老公羊。

“砍了它们的腿！”帕迦把抽出
腰刀，扔给洛尔丹。

“想吃羊腿肉了吧，这腿烤着
烧着都好吃。”洛尔丹光说没动，眼
内满是疑惑。

“别磨蹭了。砍断羊腿后扔下
羊，就跟部落出发。”帕迦骑上马
时，洛尔丹还在犹豫，说羊腿也不
要了吗？帕迦一挥马鞭，说全扔了，
就高喊出发，冲到了缓缓移动的部
落前面去了。

部落出发了，只剩下一堆堆燃
尽的火灰，还有胡乱扔下的空皮袋
和烤焦的牛毛绳。几头老公羊卧在
浸满鲜血的雪地，望着远远离去的
畜群，可怜巴巴地吼一串咩咩——

茫茫雪原，这片无边无际的
海，不知哪一天才是尽头呀。

部落艰难地行进，在雪原踩下深
深的脚窝，又走了整整一天了，还没
见狼群缠上来。部落的人都奇怪地弹
着舌头嘘着口哨，只有帕迦瘸着腿来
回走动，站在雪坡上冷眼看着飘飞的
雪花，偶尔发几声轻蔑的笑。

部落是在第二天凌晨听见狼
嗥声顺着河沟传了上来，远远的却
尖厉如刺扎进人的心里。帕迦知
道，那是几只断腿的老羊阻碍了狼
群的追赶，瘸腿狼王忘不了那次被
火烧的情景，它得更加小心谨慎，
才能与狡猾的两腿动物较量。

又是一天的下午，部落来到了
亚隆沟口。这个幽深的山沟，生满
了高大的杉树。一条小溪在冰雪缝
隙里穿流。饥渴的牲畜伏在小溪里
舔开薄冰饮水，在浅浅的雪地里翻
找枯草。

帕迦叫来了道尔吉兄弟。
“你们可以离开部落了。”
“头人？”道尔吉兄弟还有些犹豫。
“走吧，我帕迦说话算话。喂，

洛尔丹，把我送给道尔吉兄的驮牛
牵来！”

洛尔丹牵来了头雄壮极了的公牛。
“兄弟，部落里吃的不多了，只

能给你兄弟俩这么些了。”帕迦拍拍
牛背上装满食物的口袋。

“头人，”道尔吉兄弟感激地伏
在雪地，伸出了舌头。

“起来吧。你俩在玛萨安下了
家，以后我们找不到安身的地方，
也可以来投奔你们呀。”

“头人，玛萨有我们最好的朋
友，不会亏待你们的。”

“哈哈，你们走吧。”
道尔吉兄弟牵着牛，刚走了几

步帕迦又叫住了他们，瘸着腿走上
去，脸色突然变得很冷。他伸出黑色

的指头在道尔吉面前比划着说：“你
们别忘了告诉玛萨头人，那个老贼
娃子带着他的部落抢过我们的牛，
还侮辱过我们的老头人。告诉他，我
帕迦活一天，就忘不了此事！”

“是，头人。”
牛羊饮够了水，帕迦又一声嘘

哨，部落出发了。
帕迦却留下没走，抱起一头

羊，在部落走远时，抽出腰刀狠狠
插在羊的肚子上。羊痛苦地在他手
里挣扎。他看着深深的山沟，大骂
一句：“滚吧，阿洼人是不出叛徒
的！”把浑身滚满血的羊扔进了亚
隆沟里。羊拖着一地的鲜血，朝沟
的深处摇晃着挪去。

他擦拭干净刀刃上的血迹，插
进刀鞘，眼角皱起狡黠的笑纹。

那夜里，雪野平静得像一汪无
风无浪的海子。听不见任何声响，
畜群都走疲乏了，牛羊都悄无声息
地沉在睡梦里。篝火很旺，把寒冷
朝深暗的森林得赶去。

帕迦兴奋得满脸通红，大口灌
酒。老婆跪在旁边劝他别喝得太
多，他就一脸的不快。“不多，就两
口。你看看，就两口。”他狠命地灌
着，滚热的酒顺着喉头流下，他觉
得自已就变成了一团火。他笑起来
时，觉得是快乐的燃烧。他又把干
瘪的酒袋给老婆看，哈哈笑着说：

“不多，看看，就两口。”
“老婆，”他终于眯上的醉红的

眼睛，说：“你很久没听我讲那片仙
境般的草滩了吧。你信不信，我们
快到了，我已经嗅到草滩的香味
了。”他吮吸了下鼻子。

“你是累了。躺下吧，我给你揉
揉身子。”老婆褪下了他的冻得很
硬的皮袍。

“你不想听我讲吗？”帕迦又撑
起来，面色恼怒，酒气从紫红的脸
上喷出来，“我当头人后，你就没有
耐心听我说话了。你以为我想当这
个狗屁头人吗？想让这根铁链子套
着走路吗？我帕迦从骨头到肌肉都
是个驮脚汉，都是跟在马屁股后闯
荡天下的种。老婆呀，我喜欢过自
由自在的日子。我现在呀，只是一
头套了嚼子的头马，带着部落去那
个能安身的地方，到了那里，我就
不干了。这个狗屁头人谁想干谁去
干好了，与我帕迦没关系。”

“你歇歇吧。我来给你揉揉。”
老婆平静地说。

“不揉了，不揉了！你没闲心听
我讲，该有闲心听我唱歌吧。我母
亲教的那支，哈！”他眼睛眯着很像
狐狸，眸子里闪动着两团火。

哦哟——
我去水里舀月亮，
月亮用针刺我的脸……
他低声哼唱，渐渐化为雷鸣般

的鼾声。篝火窜跳起来，把他的脸
烤得红艳艳的。

冰墙另一面的老阿洼也灌了一
口冰凉的啤酒，面颊兴奋得通红。他
看着我也灌了一口那种带些苦味的
酒，就哈哈笑了，说这啤酒是德国的。

（未完待续）

在赶马往前去的时候，

遇上那头狼王的。那东西蹲

在一块石头模样的雪坡上，卷

起尾巴扫苍老皮毛上的雪粉，

脸歪咧着斜眼看着帕迦，帕迦

能感觉到它眼缝里射来的轻

蒽的光。帕迦跳下马，拿起火

药枪，叉在雪地对准它。那傲

慢的东西一动不动，傲气十足

的仰着脖子。帕迦有些恼了，

心里说尝尝铅丸的味道吧。

他点燃火绳，扣动扳机，枪却

是哑的。

午后。刘炳科 摄

沿河的柳
◎杨燕

三月，残雪吻别春天的唇角
雨，把山川斜织成薄脆的绿
飞鸟衔着季节的铃音
敲醒枝头那一抹红艳
青春路口飞舞的旗
是哔哔啵啵开始炸裂的火焰

而这时
一双岁月剥落的芒鞋
沾满花香
倾听时间碎片的露水
我正途经你的绽放

那是我回不去的背影吗
还是你繁复迷离的华尔兹
舞蹈着怦然心动的光阴
阳光的舞蹈踩碎记忆的魔镜
我枯索的手
攥紧和你一样光华的容颜

途经你的绽放
那将铭记一生的歌唱
为什么总是这样相似
花瓣一样的文字
邂逅薄如蝉翼的忧伤
柔软了
年华浮动的暗香

其实我知道
明媚之后
可能会是太漫长的落寞
花开之后
又有多少果实可以打动深秋
途经你的绽放
我只想对你说
春天的意义
不只是她曾经来过

香秘

想起父亲
就会想起那间破旧的石板房
就会想起那痛心煎熬的日子
坐在门前抽吸兰花烟的父亲
总是用苦涩的目光思绪着啥
注视从地边上牵回踉跄的梦

想起父亲
就会想起那双劳作粗壮的手
就会想起洋芋和荞麦农作物
那是怎样艰难困苦的岁月啊
我坐在饥饿的土墙院坝地面
呼唤父亲最后的一筐烂土豆
喂养几个瘦小的家养畜躯体

想起父亲
就会想起锄头和耕牛犁耙
劳作了整天父亲的吆喝声
只有唯一老牛听懂他心事
老牛实在陪伴父亲的脚步
走过多少岁月轮回的季节

想起父亲
就会想起村旁的那条小河
岁月把父亲定格在大地旮旯
布满半高原上野草的溪流
长出家人团聚守望的苍凉

忆父亲
◎沙马鲁石

谁与我共赏
绕山的游云散尽
让人疼的蓝溢满眼底
把故乡染成了异乡
奔腾白马扣响沉郁的心灵
头枕一弯新月
星星滑落照亮谁的脸庞
有人悬浮在星星之上
春城已飞花
是隐而不宣的心语
年年今日，匆匆复匆匆
日历划过珍惜的手掌
每一年的这一天
在分水岭
一半年轻，一半年长
离角色越来越近
离自我越来越远
某刻
激活了深藏在岁月的真意
挑拣出过往的碎片
轻轻捻起，慢慢成绳
细数微光
将祈祷融进眺望的眼神
未来拨开我的视线
伸入到明天
切近，遥远……
尽意芬芳

小作
◎徐富贤

折多河边的柳树发芽了，
嫩绿的叶子在树枝上慢慢舒
展，看见这些绿芽子，就知道
康定的春天来了。康定的春天
总是要比内地来得迟，人家的
柳树叶子都已经长得很大了，
康定的柳树才开始冒出一些
小绿芽。虽说天气还不是很暖
和，穿城而过的风还是有一点
冷，但是柳树枝条上的那些小
绿芽却努力地生长着，它们一
天一天长大，康定的天气也渐
渐暖和起来。

走在暖暖的春风里，突然
一天，发现沿河的这些柳树已
经从嫩绿变成了翠绿，弯弯的
枝条垂在白玉栏杆旁边，在柳
树的呼唤中，折多河也从冬日
的沉寂中又恢复了生机，河水
又涨满了河道，低垂的柳枝和
它聊着一个冬天的故事。

从阿里布果沿着折多河
往下走，一路都有弯弯的柳树
陪伴。清晨，太阳爬上跑马山，
照亮了整个康定城，阳光洒在
沿河的这些柳树上，每一片柳
叶都绿得那么透亮，折多河在
旁边卷起白色的浪花，蓝的
天、白的云、绿的树、清的水，
陪伴着康定人的每一天，见证
着康定的变迁。中午，太阳明
晃晃的，照得人有些睁不开
眼，可一走到河边的柳树下，
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清凉了，
走在树荫下，阵阵河风拂面，
走着走着就走过了一季。炎夏
里的康定也是这般舒适，习惯
了凉爽夏天的康定人，走到哪
儿都会想念这股穿过柳树枝
叶吹来的凉凉的风，而那些外
地来的人，会惊叹这一份难得
的夏日清凉。傍晚，在落日的
金色光芒下，沿河的柳慢慢变
成时光里的剪影，华灯初上，
柳树下安装的射灯又为它们
抹上一层绿色的光，远远看去
眼里是一笼笼的绿。

风从康定城里吹过，从温
暖到凉爽，再吹就冷了。风冷
了，康定的秋天就来了。在冷风
中，我们一件一件的加衣服，沿
河的柳树也被风吹得更加萧瑟
单薄。一阵阵冷风吹过，吹干了
柳叶中的水分，让它们慢慢变
黄、变干，最后摇摇欲坠地挂在
枝头，再来一阵风，很轻易的就
能将它们卷走。

街头的人们裹紧了身上
的衣服，匆匆而过。也是突然
的，一抬头看，不知什么时候，
河边的这一排柳树已经光了
枝条。

是风吹着柳条冒出了绿
芽，是风吹着柳叶慢慢长大，也
是风从枝条上把它们带走。风
陪着柳树走过四季，看着它们
成长，最后送它们离开。

待到来年春天，在温暖的
春风中，沿河的柳又会开始它
们新一轮的生命。

呼唤野性
◎嘎子


